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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习的视角转向名气不大的书画家，才更值得后
来者深思。吴昌硕的成就，告诉我们不应该忽视小名
头画家的价值，有的画家名头小，并不是艺术不成
熟、技法不精湛，尽管他们的名气比不上大师级画
家，但其艺术水平不一定就差一大截——即便与大
师相去甚远，也有可取之处。由于人们只看重大师而
往往将他们忽略了。而且从艺术收藏来看，由于润格
出现后，大家、名家的书画作品开始走向商业化，有
的为了迎合市场，成批量的作画以应市场的需求，其
作品的精致度自然下降，形成了大批“中等品相”的
书画。相比而言，有些小名头画家功力深厚、学养渊
博，其书画作品反而更具有艺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的开放观念不光体现在
其对小名头画家的借鉴，还体现在与海外人士的交
流上。湖州博物馆所藏的《吴昌硕论诗信札》中就提
道：“闵园丁作古，同社各有挽诗，缶亦以长短句成
篇，自知不佳，兹承同好之雅，不敢不录以献丑。”此
信札所提之闵园丁，是韩国当时的书画名家，曾是韩
国贵族，由于政治斗争而远走中国，浪迹上海等地，
结识吴昌硕，并与之结为挚友，凡三十载。吴昌硕为
其所做印章多达三百枚，后由韩国篆刻学会编为《缶
庐刻芸楣（闵园丁之号）印集》公开出版。由此可以看
出，吴昌硕是善于与各界人士交流的，而且也善于向
他人吸取艺术创作的营养。在吴昌硕的交友史上，值
得一提的还有一位日本商人白石六三郎。白石六三
郎号鹿史，1868 年生于日本长崎。少以卖橘为生，稍
长，赴上海开六三亭，经营旅馆。由于经营有方，六三
亭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日式饭店。
吴昌硕诗文中有关六三园者甚多，如《白石招饮六三
园遇大风雨》、《六三园即席》、《闰二月十八日六三园
看樱花同阮阁》、《六三园和笙伯》、《大谷是空招饮六
三园》等。这些诗篇皆作于 1913 年吴昌硕迁居北山
西路六三花园附近的吉庆里 923 号之后。值得注意
的是，吴昌硕的作品在日本广有市场也是在此之后。
形成这种局面，白石六三郎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与白石六三郎的交游在吴昌硕的晚年生活中
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对研究吴昌硕最后十二年的生
活也有重要的意义。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
面,常表现出一种“从众性”及“寻求知己”趋向。同质
群体的相互碰撞,对一个人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吴
昌硕与这些侨居上海的日韩友邦人士的交游经历，
对其绘画风格的形成和艺术地位的提高，同样是有
影响的。对吴昌硕与他的画友之间交谊的研究对于
探讨他的绘画，是很有意义的。对艺术史上这种艺术
家之间的交谊现象进行研究,也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托尔斯泰曾对艺术下定义，说艺术的本质是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可见托尔斯泰十分重视这种
沟通功能”（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从社会功能来
讲，艺术也会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
解。“美国社会学家邓肯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它（自我
意识的热望） 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是我们的话，那
么，我们又必定是他人’。我们进入他人意识的最佳
希望就在艺术中”（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在艺术审
美中，“自己的自我和别人的自我之间的界限在感情
当中逐渐消失，于是产生一种同一感情。在这种感情
中，一个精神存在与另一个精神存在就一致起来
……中国古代美学就认为‘乐和同’，认为‘乐’（广义
的艺术） 的重要社会功能就是沟通社会群体成员的
情感，达到社会和谐”（同上）。有着共同艺术爱好的
人，更容易在交流中产生灵感，有共同艺术主张的文
人画家也在精神上更易相互契合。吴昌硕实践了这
样的观念，以开放的理念，不拘于画家的名气，善于
从各个层级、各种类型的画家作品中吸收营养，并广
交朋友，从而兼收并蓄，在与其他画家及各种友人的
相互切磋与学习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为。这是
当代艺术家应当学习、并易于提高自己的一种有益
方式。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美术系）
责任编辑 韦平
吴昌硕与小名头画家及其开放的交谊观
149
